
书画绘

业余 搏 墨 海 苦 恒 写 青 春
——记 青 年 书 法 家 杨 永 辉

文/晁高 流

夜深 星 阑 ，红岭厂办公楼一间 室 内灯火
透亮 ，这是忙完全 天公 务 的杨永辉同 志正在
习书 练 字 。十 余 年 来 ，不管他是 当 干 事 、科
长，还 是 厂 党 委 副 书记 ，夜晚都是这样度过
的。

早在永 辉上小学时就喜欢上了 大字课 ，
酷爱 描红 。他从柳体人手 ，转 习 欧 、颜 ，以楷
书见长 ，为 以 后 的发展打下了 坚实 的基础 。
青年 时真 、草 、行 、篆 、隶 、魏 、美 术 、绘 图 字各
体样样不 差 ，又 兼 习 花鸟 山 水 国 画 、版画 、风
俗画 。持之 以恒的苦 练 ，使他 的 书 法 长进很

快，虽 然也在各类大赛
中获 奖 ，但为终不能创
出个 人特色而苦恼 ，于
是研习 愈加勤奋 。

八十 年 代 初 ，他
专攻汉隶 ，兼蓄周秦汉
魏碑刻营养 ，在大量临
摹《曹 全 碑》《史 晨 》
《 泰 山 经石峪 》《孔庙 》
等碑 帖的基础上 ，练就
了一 手飘逸 圆 润 的 隶
书。与 友 人切磋书 艺
当中 ，他逐渐发现 自 己

的字 写得过于 刻板 ，绘 图 味较浓 。同 道送给
他一 本《石 门 颂》，他爱不 释卷 ，苦读摹练 ，一
年后悟 出 ：书道酬勤 、贵在出新 。仿古不化 ，
亦步亦趋到头来脱不掉古人的巢 臼 。王献之
练字不是讲究 ：介人有个人的形体吗 ？后来 ，
他看到解放军画报上夏湘的变体隶书深受启
发。永辉 日 不甘食 、夜不寝 寐 ，反 复 琢磨 ，随
将行书技巧揉进隶体 。在书写 中他留蚕头吞
燕尾 ，把横笔中 间和 口 部横折 夸张上翘 ，曲变
为硬折 ，改传统的右重左轻为左重右轻 ，对斜
平衡 ，逐步书写出一种风格独特的新变隶 。

在繁忙 的 领导岗 位上 ，练字 只能抽挤业
余时 间 ，除夜晚外 ，他养成 了 见缝 插针 的 习
惯，如 出 差 坐车 ，他用 手指在座椅 背 上比划 ；
车站侯车 ，他在地上用树枝描摹 。千百次地
揣摩 ，使隶 、行笔 法结合得天衣无缝 。这种字
写出 来方 圆 相间 、刚柔相 济 ；似行云 流水 ，潇
洒俊丽 ；如虎跃龙腾 ，活泼苍劲 ，真个严 而不
拘、松而不散 、疏 密咸宜 ，在全 国 书 法 大赛 中
得到 行家 首 肯 。杨永辉 同 志 曾 三次捧 回 大
奖，四 幅作品被 四 川 广 东 甘肃河南等 省 艺术
部门收藏 ，三幅作品被编入选集 ，另有二幅被
作为礼品赠送给美 国友人 。

艺无止境 ，在拓宽视野的同时 ，他钻研工
业美术 ，与人合著 出版了《工业设计 》一书 ，被
定为 工 大学生教材 ，自 己 也获得 工 艺美 术师
职称 。业余时的 刻苦 ，为他赢来声誉 ，先后被
吸收为中 国美协陕西分会会员 、中 国硬笔书协
四川分会会 员 、陕西工业设计学会会 员 、周原
书画研究会常务理事 、华县书画家协会理事 。

杨永辉同志利用业余 ，对书艺苦苦追求 ，
已年近不惑 ，青春献给了 墨海 ，墨海 回报他的
是艺术青春 。

（ 说 明 ：本报8月 28日 4版 中 下位置 书 法作
者为 杨永辉 ，特此说 明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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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土人情

吵七 姑 娘
文/兰 囝

又是 阴 历 七 月 了 ，我 的 思绪
飞回 到 了 十 年 前 。

在我 的 家 乡 ，每一 个女孩 子
在十 八 岁 时 要 经受一 次 考验 ：七
月七 吵 七姑娘 。

不知 从何时起 ，每年 七 月 七
满了 十 八 岁 的 女 孩 子 便 到 村 上
去集 合 ，承 受 锣 鼓 的 轰 击 ，终 于
有人 受 不 了 而 又 哭 又 闹 的 就 是
七姑娘 。

有人说 当 了七姑娘很荣耀 ，但
奶奶却对我说七姑娘命苦 。这我
信。

我十八 岁 那一年 ，自 然也去参
吵。带着一种神圣又夹杂着胆怯
的心情 ，在姑姑 的 陪 同 下到 村 上
去，那里 已 经摆好了桌子 ，女孩子
们已 等在那里 ，围观的人也不少 ，
还有十几位精壮劳力腰里挎着鼓 ，
手上提着锣在那里等候 。

到时间了 ，一群上了年纪的妇
女们便来看我们身上有没有铁器 ，
如顶针 、发夹之类的 东西 ，确认没
有后 ，就让我们都伏在桌边 ，然后 ，
领头的一声喊 ，鼓 、锣 、钵等一时间
齐刷刷地响起来 ，耳边于是滚过一
阵阵的雷声 ，再看那些敲锣打鼓的
人，个个憋足了吃奶的劲 ，抡开膀
子在敲打 。我伏在桌边 ，心脏开始

急剧跳动 ，脑袋要炸开一样 ，于是我就瞅了个空子慢慢溜下桌子从人缝里钻
了出 去 ，顾不上天黑害怕 ，一 口 气跑了一里多路 ，站定了 ，满脑 子依然是咚咚
锵锵 。我真想大喊一声但喊不 出 来 ，我真想大哭但也哭不出来 。那声音刻
在我的脑海 。

那一夜终于吵下来了七姑娘 ，她是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孩 ，她又蹦又跳 ，
又哭又闹 ，于是皆大欢喜 ，后来听说她受了刺激 ，婚姻十分不幸 ，最后又出走
了外地 。
　从那以后 ，我极度地怕吵 ，特喜欢静 ，从此 ，舞场 、电影院 、录像厅我很

少光顾 ，我怕人多 ，怕那热闹场面 。
如今 ，我已工作时间不短了 。组成了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 。我想 ，如果

当时我不溜走 ，“七姑娘 ”非我莫属 。倒十分庆幸 自 己的果敢了 。现在每每
看到淘气的儿子时 ，就会想到她 ：苦命的“七姑娘”，心里不免隐隐作疼 。

七姑娘 ，你在那儿 ？

H

少点 “自 我 神 圣 ”
（ 西 安 ）王 锦 春

翻翻 中 国 历 史 ，是 很 有 趣 的 。那 些
帝王 者 流 ，粉 墨 登 场 前 后 ，总 不 忘 自 我
神圣 一 番 ，尽 管 他 们 优 劣 有 天 壤 之 别 。
无论 是 暴 虐 和 隋 炀 帝 ，还 是 开 明 如 唐 太
宗，或 是 昏 庸 如 刘 阿 斗 ，都 共 同 标 榜 是

“ 受 命 于 天”。既 是 天 意 ，草 民 百 姓 只
好听 任 摆 布 ，遇 着 “青 天 ”算 是 造 化 ，
碰着 “昏 天”“黑 天”，只 好 自 认 倒
霉。即 使 捱 不 过 去 举 起 义 旗 ，也 要 说 是

“ 替 天 行 道”，才 能 师出 有 名 ，当 然 混
得好 了 ，也 能 弄 个 皇 帝 当 当 ，等 到 黄 袍 加 身 ，照 例 “自 我 神
圣”，编 出 诸 如 “天 星 下 凡 ”之 类 的 神 话 ，这 类 功 夫 到 家 的 当
推刘 邦 。这 位 高 皇 帝 ，本 是 一 介 亭 长 ，“无 赖 而 已”，谈 及 身
世，则 说 是 其 母 与 龙 野 合 而 生 ，为 了 使自己 成 为 “真 龙 天
子”，不 惜 给 可 怜 的 刘 老 头 儿 戴 一 顶 绿 帽 子 ，亦 有 些 忒 卑 鄙
了。也 难 怪 他 们 如 此 煞 费 苦 心 ，不 凭 这 些 来 愚 弄 人 民 ，何 以 确
立其 至 高 无 上 的 地 位 ？一 句 “天 命 难 违”，统 治 者 是 以 为 所 欲
为，被 统 治 者 亦 可 心 理 平 衡 。

说句 实 在 话 ，随 着 “赛 先 生 ”的 光临，靠 天 意 蒙 人 的 行 市
不兴 了 。然 而 ，喜 欢 自 我 神 圣 的 ，又 岂 止 帝 王 将 相 ，当 今 亦 大
有人 在 。曾 听 到 一 些 老 革 命 谈 从 前 ，侃 起 “过 五 关 ”来 津 津 乐

道，往 往 将 自 己 神 化 到 高 大 全 的 境界 ，英 明 无 比 ，所 向 无 敌 ，
有几 个 愿 意 抨 落 “走 麦 城”。再 则 干 一 件 事 ，无 论 大 小 ，都 要
敷衍 出 可 圈 可 点 的 意 义 来 ，给 人 以 神 圣 感 。据 说 ，某 著 名 艺 术
家出 国 到 美 利 坚 ，省 下 的 钱 什 么 也 没 干 ，请 美 国 人 给 他 擦 皮
鞋，说 是 此 举 争 了 人 格 国 格 ，这 就让人 百 思 不 得 其 解 了 ，尽 管
鄙人 一 直 从 心 里 十 分 崇 敬 这 位 艺 术 宋 。另 据 报 道 ，某 广 告 公 司
的大 款 准 备 出 价 100万 元 ，捧 歌 星 毛 阿 敏 ，并 说：“外 国 人 捧
自己 的 歌 星 肯 出 大 血 ，为 什 么 我 们 就 不 能 捧 捧 当 今 中 国 最 红 的
歌星 ，让 她 也 拿 一 个 天 文 数 字 ，我 们 作 为 中 国 人 也 风 光 一

下。”此 公 此 言 ，固 然 壮 怀 激 烈 。不 过 ，出 钱 捧 歌
星，哪 怕 是 “超 天 文 ”数 字 ，似 乎 与 “中 国 人 风 光 一
下”的 神 圣 是 毫 不 相 干 的 。

透过 自 我 神 圣 的 表 象 ，有 时 看 到 的 却 是 肮 庄 不 堪
的灵 魂 。有 些 人 白 天 似 乎 比 马 克 思 还 马 克 思 ，而 其 行
径连 人 味 都 没 有 。康 生 家 有 一 “三 洗 堂”，他 解 释
说：“我 这 三 洗 ，叫 洗 目 洗 耳 洗 心 。洗 目 ，要 看 全

面；洗 耳 ，要 兼 听 ；洗 心 ，要 改 造 思 想 ，要 反 省 ，所 以 我 自 号 三
洗老 人。”说 得 多 动 听 啊 ，不 过 那 是 公 开 的 ，“其 实 内 幕 还 有 洗
牙洗 脚 洗 屁 股”，此 “三 洗 ”与 那 “三 洗 ”岂 可 同 日 而 语 。至 于
这位 “三 洗 老 人 ”所 干 的 恶 行 ，连 隋 炀 帝 都 要 甘 拜 下 风 的 。

伟人 曾 言 ，假 的 就 是 假 的 ，伪 装 应 当 剥 去 。话 的 火 药 味 浓 了
点，窃 以 为 做 人 办 事 ，何 必 用 自 我 神 圣 的 包 装 招 摇 过 市 ，不 如 还
其本 来 面 目 。譬 如 某 些 事 对 人 无 害 ，干 亦 何 妨 ，偏 偏 要 贴 上 姓

“ 社 ”的 标 签 ，给 人 不 伦 不 类 之 感 ，所 谓 “社 会 主 义 的 夜 总
会”。某 地 搞 “选 美”，把

“ 心 灵 美 ”作 为 条 件之 一 ，说
是为 了 促进 “社 会 主 义 精 神 文
明”，选 美 就 是 选 美 ，偌 若 貌
似无 盐 ，心 灵 再 美 也 无 人投 赞
成票 。至 于 斗 蟋 蟀 、斗 鸡 比
赛，说 成 是 弘 扬 传 统 文 化 ，促
进精 神 文 明 ，更 神 圣 得 离 了
谱。

过分 自 我 神 圣 ，动 辄 搬 出
“ 主 义”，实 在 是 底 气 不 足 ，无 非
借以 虚 张 声 势 ，记 得 罗 斯 福 当
选总 统 后 ，有 记 者 问 ：“总 统 先
生，你 是 共 产 主 义 者 吗？”“不
是。”“你 是 资 本 家 吗？”“不
是。”“那 么 你 是 社 会 主 义 者
吗？”“也 不 是。”由 此 想 到 ，封
建帝 王 自 我 神 圣 为 天 的 化 身 ，
结果 “万 里 长 城今 犹 在 ，不 见 当
年秦 始 皇”。奉 劝 今 人 们 ，不
谈“主 义”，不 搞 自 我 神 圣
了，好 不 好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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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 铁 路 公 安 局 王 仲 刚 同 志 创 作 的 《铁 警 战 车
匪》电 影 剧 本 ，近 日 由 珠 江 电 影 制 片 公 司 在 陕 西 省 宝
鸡市 举 行 了 开 拍 仪 式 。

据执 导这 部 影 片 的 导演 于石斌 先 生 介绍 ，在 电 影
业出 现 大 滑坡 的 情 况 上 ，珠 影 决 定 投 资 140万 元 来 拍
《 战 》剧 ，并 采 用 七 十毫 米特宽 银 幕立 体声 。影 片 以 焦
枝线 铁路 刑警 打击 车 匪 路霸 的 斗争 为原 型 ，情 节 迭 宕
起伏 ，悬 念 迭 起 ，人 物 形 象 丰 满 ，真 实 感 人 ，表 现 了 铁
路刑警面 对严峻 的 铁路 治安 形 势 ，以 无 私 无 畏 的 奉献
精神保证铁路 大 动脉畅通 的 事迹 。

剧作 者 王 仲 刚 同 志 是 郑 州 铁 路 公 安 局 刑 侦 科 科
长。参 加铁路 公 安 工 作 二 十 多 年 来 ，他在 工 作 十 分 繁
忙的 情 况 下 ，坚 持电 影 、电 视 剧 本创作 从 未 停 息 ，成 果
喜人 。由 他创 作 的 七集 电 视剧 《铁道 刑警 队》、二 集 电
视剧 《鸡 么 山 疑 案 》和 电 影 剧 本 《风 流 警 察 亡 命 徒 》搬
上荧屏 后 ，受 到 了 普遍 好评。《战 》剧 则 是继 这 些 作 品
打响 以 后 的 又 一 力 作 。据 悉 ，由 他创作 的 十集 电 视剧
本《刑 警功 勋 》和 电 影 《金 山 大 搏 杀 》，不 日 将 分别 由 中
央电 视 台 、公安 部 金 盾 影 视制 作 中 心 等 单 位 开拍 。

风土人情

欢乐 和 色 彩 的 海 洋
　——彝　族　火　把　节　拾　零

摄影/林积令

①穿 上 美 丽 的 民族
服装参加火把节去 。

②精 悍 的 小 伙 吹 响
节日 的 号角 。

③姑 娘 们 打 着 象 征
吉祥 的 杏 黄 伞 翩 翩 起
舞。

④撩 起 百 折 裙 ，像
孔雀展翅争艳 。

⑤斗 牛 斗羊 ，庆 祝
五谷丰登 。

⑥节 日 “选 美”，由
德高 望 重 的 长 者 阿玛 木
斯主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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琳

公开 披 露 自 己 不会跳舞 ，还真
有些 羞 于 启 齿呢——因 为 在一些 人
的眼 里 ，不会跳舞 的 人 ，似乎不懂
得生 活 。然 而 ，我 因 为 不会跳舞 ，
却从 中 得到 不少 乐 趣和收 获 ，尽 然
失去 了 一种娱乐 ，倒 也 活得实 实在
在，不怨 不悔 。

我成 长 的 岁 月 ，正 是 “舞禁 ”
的年 代 ，那时压根 儿 不 知 道跳舞 是
啥滋 味 ；而 当 舞 潮 重 又 泛 起 的 时
光，我 已 失 去 了 年 华 的 激情 ，所 以
至今 与跳舞没有 “缘份”。

记得 当 第 一位女 士在舞场 上热
情而 大 方 地 要 教 我跳 舞时 ，我慌 神

了，脸颊红 得 发 烫 ，只 是 笨 嘴 笨 舌 地一个 劲 儿 说 “下 次 ，下 次”。从此 再不敢踏
舞池 一 步 ，可 后 来 由 于 职业 的 原 因 ，又 不得不 去 光 顾舞场 ，也 总 是小 心翼 翼 ，
生怕 被 熟 面孔发现 。那 回 为 写舞场记 实 ，恐再遇 到尴尬 的 往事 ，便 等 到舞会 的
后半场 才 偷 偷遛 进 ：去躲在一 角 ，总 算是安 然 “无事”。文 章刊载后 ，熟识我的 人
见面 问 你 这家伙 啥 时学会 了 舞场交 际 ，陌 生 的 品文议论我一定 是个舞场 老手 ，
不然 怎 么 会写得 有 鼻子 有眼 ，可 妻 明 白 那全 是舞场 以 外 的 功夫 。

尽管我不会跳 舞 ，却乐 意欣赏 别 人 跳舞 ，因 为我能从 中 领受 到 舞场 气氛 以
外的 情趣 ；别 以 为我不会跳舞 ，会阻 止 妻 出 入舞场 ，却常盼她下舞池 ，那样我就
拥有 更 多 的 光 阴 从 事 自 己 所爱 的 事业 ，我并不担心 “后 院失 火”，因 为 舞场绝 非
是导致婚变 的 唯一 滋 生 源 。

虽说这 些 年 我 很少涉 足 舞场 ，把 自 己 “禁锢 ”在小 天地里 爬文 字 山 ，但有 了
值得 欣 慰 的 劳 动 收 获 ，更 加 坚 定 了 人 生 的 追
求。

诚然 ，我 不 会 跳 舞 ，让 几 多 朋 友 每 每 遗
憾。但 人 生 有 失 必 有 得 ，我珍 惜 我 的 拥 有 。
所以 ，我 不 再惧 怕 舞 场 。偶 有 女 士 邀 我伴舞
时，也 不 再 为 男 子 汉 汗 颜 ，且 坦 坦 荡 荡 地 说
——我不 会跳舞 。

抹花脸
文/胡 长 荣

河南 人 结 婚 有 个 习
俗，就 是 在 举 行 典 礼 这
天，要 为 新 郎 的 父 母 亲
用锅 灰 抹 花 脸 。

参与 者 大 都 是 和 新
郎父 母 年 龄 相 仿 的 左 邻
右舍 或 亲 朋 好 友 。他 们
往往 乘 其 不 备 ，一 哄 而
上，新 郎 的 父 母 虽 挣 扎
着不 让 抹 ，但 抵 挡 不
住。抹 花 脸 后 ，逗 得 在

场的 客 人 捧 腹 大 笑 。新 郎 的 父 母 亲 也 情 不 自 禁 笑
了起 来 。

结婚 典 礼 时 抹 花 脸 ，一 是 老 人 们 之 间 借
喜庆 之 时 开 个 玩 笑 ，逗 逗 乐 ，图 个 热 闹 ，另
外也 说 明 了 大 家 的 关 系 相 处 甚 好 ，如 果 此 时
新郎 的 父 母 亲 坚 决 拒 绝 或 翻 脸 ，反 显 得 不 近 人

情，和 别 人
关系 不 够 融
洽。

摄影艺术大赛

岁月悠悠

郭谊/摄  王军平/诗

岁月 是 一 条 长 长 的 河
日子 在 河 上 往 来 穿 梭
一叶 扁 舟
写尽 人 生 几 多 忧 伤
几多 欢 乐
还有 什 么 比 水 更 温 柔
夜夜 滋 润 我 们 艰 辛 的 生

活

梦中 醒 来
希望

已在 彼 岸 停 泊

域外掠影

中英 街 追 忆
文/张翟西滨

去年十二 月 ，我在深圳参加一个工会宣教 工作理论研讨班 ，
有幸 去 了 趟 中 英 街 ，一晃半年 有余 ，每每想起 此事 ，就像昨 日 才
去过似的 。

1 2月 ，这季 节在我们北方 ，已 是寒气袭 人 ，难 以 出 门 ，而在南
国深圳恰 是不冷 不热 的 好季 节 。大家吃罢早饭 ，就急不可耐地
登上 大轿 车 ，九 点准时 出 发……我们住 的 东 晓 招 待所离沙头角
镇有30多 公里路 ，约 莫十 点半就到 了 沙头 角 边境站 。边境站 不
大，二层楼宇 ，楼顶有 一 面 国 旗 ，迎风招展 ，一层入关 、二层 出 关 ，
倒也 井 然有 序 。一份边 境证最 多 签 5个 人 名 ，我 的 名 字排在首
位，带 队 自 然成 了 我的任 务 ，我招 呼 其余 4位 ，各 自 拿好 身 份证
（ 出 关须 两证齐 全 ，即 ：边境证 、身份证 ）
排队 走 向 关 口 ，出 关 后 ，里 面 已 是 人 头

攒动 ，我们几 人的头更是摇得
像拨 啷 鼓 ，并 相 互 打 问 ：“那
是中 英 街？”当 时 ，我 也 发
懵，忽 然 ，办班 老师 的 话 响 在
耳边 ：“出 关 向 右拐就是 中 英 街 ，左手方 是我们 中 方 ，
右手方是 香港。”“瞧 ，这就是 中 英街 ”我顺 口 一声 、并
朝右 方 指 去 。中 午 十一 点 的 中 英 街 已 是人满为 患 ，走
在拥挤 的 中 英街 ，我左右环视 ，左方是我们 中 方店铺 ，
外表装饰一新 ，内 部很是豪 华气派 ，而右 侧港方店铺 ，
大都 为 一 层 民舍 ，又低又矮 ，较 为 陈 旧 ，多 数店铺也就

是那么十来平方 ，还有 几家属
长方 形 的 套 间 房 ，里 面 有 七 、
八个 摊 位 。港方 店 铺 经营 的
品种 ，多 为 金 银首饰 、电 子 产
品及 小 百 货 ，还 有 日 本糖果 、
韩国 饼 干 等食品 ，我看了 一下
价目 ：美 国苹果10元6个 ，印度
苹果 4元 一 斤……在 中 英 街
上，无 论 是 中 方 还 是 港 方 店

铺，商 品基本上 都明 码标价 ，且两 种价格 ，一是人民 币 价 ，一是港 币
价（当 是人 民 币 与 港 币 之比 为95元 ：100元 ，而官价为75元 ：100元 ，
在港 方 店 铺 光 顾购物者 多 是 中 方游 客 ，究其 因 ：一是 图 新鲜 ，二是
有些 商品价格比我方低 。如 ：同 样一袋味丹 （味精 ）用 人民 币 买 ，我
方为5.5元 ，港 方 为 5无 ，金 货我方每克售价90元左右 ，港 方86元左
右，还有香 皂 、袜子 、布料等小 百货商品价亦比我方略低 。

中英 街全长250米左右 ，道宽 为 3米 ，据 当 地人讲 ：前 些年 中 英
街道 中 央有 界碑 ，两边有巡警 ，双方游客均不得“越雷池半步！”中
英街 的 界碑现 已 不 复 存在 ，双方游客在 中 英 街购物如 同 一家人来
去自 由 。

“ 到 中 英 街 、潇 洒 走 一 回 ”这
大概 是 内 地 人 到 此一游 的 共 同 心
态。我们一行几人 ，中 英街路程过
半，该 采购的 东 西 已 差不 多 了 。当
我们 再 往 回 走 ，愈 走愈 觉得吃亏 ，
前面 我们 花10元买 了 8块香 皂 ，谁

知：后 面 9元就能买8块 ，同 行 的 小 李怨忿地说 ：“唉 ，真是好戏在后
面，好价在前面。”

随着 人流 ，我们来到了 港方的背街 。这里有 几家零散的 店铺 ，
其中 有家不 足15平方 的 店铺 ，经营 的 全是录像带 ，我们走进一看货
架，嗬 ，映 入眼 帘 的 竟 是一对裸体 男 女剧 照 ，什么 《灵 与 肉 》《偷渡
者》等 ，多 为 黄 色 录像带 ，我瞧哪位店老板 ，是位 四 十 开 外的 女人 ，
正大腿压 二 腿坐有 门 楣下 ，怡然 自 得地刁 着烟 ，这一“场景 ”在 中 方
店铺 是 绝 对 看 不到 的 ，我 们 几 人被 “羞 ”出 ，同 行 的 老 王 说 了 一 句
话：“两种 制 度 、一 目 了 然 ”……

下午 四 点 我 们 开 始 入 关 ，在 拥 挤 的 人 流 中 ，我被 挤 得 呲 牙
咧嘴 ，那个难受 、痛苦劲 ，委 实有 点来之悔矣 ，别 人我说不准是咋入
的关 ，反 正我 是转着 圈 ，被挤进关 的 。回 到 车 上 ，大 家都在谈论着
中英街一游 的观感 ，我静静地听着……一位青年忽地站起 ，用 左手
捂了 一下嘴 、又扬起 ：“拜拜 ，我还会 来 ！”

我想 ：这恐怕不单是他一人的夙愿吧 ！


